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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新儒家与儒学传播

——林安梧先生访谈（上）

林安梧　瘦 竹

瘦竹：非常感谢林老师接受我们的

采访。我们在诸位师友的帮助下，正在

办传统文化普及刊物《走进孔子》。《走

进孔子》的立场基本上是儒家的，但又

是开放的。刊物涉及的学科是多元的，

除了传统的文史哲之外，如政治学、法

学、美学等领域的相关稿件都是欢迎的。

我想这个小刊物可以是青年儒者的平

台，让年轻人多碰撞、交流，同时又需要

儒学大家们引路。

林安梧：以前我们创办《鹅湖》月刊

时，情形亦是如此。

瘦竹：其实，我的理想或梦想就是

把《走进孔子》办得像《鹅湖》那样。因

为《鹅湖》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传奇，

心向往之。所以，我们可以先从《鹅湖》

说起，从您的求学经历说起。

读书会是一种极好的方式

林安梧：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很明

显的特点是学长带学弟，基本如此。学

长学弟多交流讨论，参加读书会，这种

方法很有用，现在回想起来，和许多朋

友一起读书，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我

常和朋友谈起，要写读书生涯，就要写

一个一个读书会，介绍一下读书会，主

要成员，读了什么书等。一个读书会大

致写 1.5 万字，超过 10 个，可写 15 万字。

书，如果是自己读，特别是理论性的书，

难以理解透彻。如果一起读，加上讨论、

辩论，会激发思维。还记得以前在《鹅

湖》月刊团队，每次出刊时，刚开始在王

邦雄（他是老大哥，又出道早，是教授）

宿舍讨论。记得有一次讨论《论语》，涉

及孔子对管仲的看法，那天先讨论了别

的，再讨论这个，一直持续到天亮，后来

直接去外面喝豆浆，然后各自散去。我

那时是台湾师大本科生，直接回去睡觉

了。现在回想，感觉很美好。现在的学

林安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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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很难有类似经历，没人创造这个机会，

只是同辈人偶尔把老师请去，讨论讨论。

瘦竹：我们现在就有读书会，叫“洙

泗读书会”。我们孔子文化研究院和历

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是一起接受管理

的，但学术方向不同。他们（在座学生）

读专门史，专攻思想史、儒学，其他又有

古代史专业的。读书会分为三部分：一

是经典读书会，主要是专门史学生，一

起读经典，现在在读《大学》。还有读史

读书会，从《史记》开始读。还有近代学

术名著读书会，现在读的是《殷周制度

论》。关于先秦的部分列了 10 本书，一

学期读完。曲阜这个地方不像北京、上

海，高校很多，资源很丰富，我们只能自

己创造条件。与一帮年轻的同事们带着

学生读，老师最后讲评。这种方式能创

造一种读书的氛围。

林安梧：这种方式很好，刚到台湾

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读书

会。一个是星期三读书会，每周三吃完

晚饭后七点开始讨论，大概持续到十点，

有时延伸到十点半、十一点。成员基本

上是老师，研究生很少，也就两三个。

参与的有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

学、文学等不同专业的人。不同学科交

叉，个人收益颇大，每个星期三都很欢

喜。具体读什么？譬如，你是哲学系的，

你推荐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把它讲一

下。先把材料发给大家，再讨论。经济

学怎么讲？讲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什么

叫货币供给，讲货币供给与经济消长的

关系。像这种东西平时不会碰到，一说

我们就懂。我们学哲学的就会往这个方

向想，比如说哲学话语，话语就如同货

币，听美元的通货膨胀会想起“话语的

通货膨胀”。现在语言“通货膨胀”“币

值贬低”，甚至有“伪造”的。我就曾经

写过一篇短论在报刊发表，涉及语言的

“通货膨胀”“伪币充斥”，在“交换”过

程中，拿过西方的哲学概念谈论传统，

其实与中国的哲学格格不入。我们通过

听经济学教授的话来思考我们专业的内

容，而经济学教授又觉得我们的思维会

比较有新意、有道理，这就是读书的乐

趣所在，可以碰撞、激发思维。我常常

说，一起读书最快乐。

另外还有一个叫零界线（Boundary 

Zero），每个月底会讨论一些东西，由一

位主讲人讲，每次十来个人，都是年轻

的教授，研究生很少。我讲完变成下一

位主席，然后再找别人讲。比如有一年，

孔汉思（Hans Küng）与秦家懿都到台湾

清华大学访问。我们就请他们讲一讲，

也讨论了很多东西。虽然能讨论很多东

西，但是我觉得星期三读书会的效果更

好。因为后者的时间更长一些。读书会

差不多要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两个礼拜

一次，超过两个礼拜，效果就大打折扣。

瘦竹：所以我们举办读书会，也是

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定为星期三晚上。

然后隔一周换一个，这次是读经，下次

是读史。

林安梧：对，可以换一个，但是间隔

时间不要太长。

瘦竹：间隔时间太长不好，这周才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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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句，隔了一周再讨论效果不好，所

以我们再分组，经典读书会全程参与的

就参加经典班，读史的就参加读史班。

曲阜师范大学的学生很认真，但是底子

差。之前考到曲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研

究生颇为复杂，有学文学的、语言的，甚

至还有学计算机的。后来，外专业的就

不要了。

林安梧：不能说全部不要，原则上

不要，但仍能有例外。比如我们创办

《鹅湖》月刊时就遇到过好几个例外。有

一个人大我十几岁，之前是数学系的，

但是他的诗写得很好。还有一个体育系

的，他的诗写得也很好，硕士、博士都

是念的文学系。所以不要把规则定得太

死，要符合中国哲学的圆通精神。

新儒家的比较与儒学的演进

瘦竹：对，就是如此。我在武汉大

学跟着郭齐勇老师做博士后时，郭老师

给我一个题目，进行徐复观先生的研究，

因为我本人对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是现代

新儒家群体非常感兴趣。我最感兴趣、

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钱穆先生、徐

复观先生，他们都是专注于历史的，然

后是梁漱溟先生、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

先生。最近在读唐先生的书，刚买了他

的全集，九州出版社出的。牟先生的书，

我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常读。过去很多

人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保守主义者，但是，

回过头一看，20 世纪的思想遗产，能够

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也就是新儒家作品。

林安梧：确实如此。现在看来，现

代新儒家的作品很多，理论也有所创新。

梁漱溟先生比较像思想家，熊十力先生

的理论很高深，马一浮先生、唐君毅先

生也有自己的论点。其他的新儒家从西

方接引过来不少东西，不构成“论”，像

王国维的学问很大，但他没有“论”。钱

穆先生是史学家，缺少“论”，但其学问

扎实，对史学有情怀，我倒觉得钱先生

应该受到更多重视。

瘦竹：对，有许多人号称“钱党”，

钱先生有很多粉丝，为什么呢？读牟先

生、唐先生的书，对非哲学专业的学生

来说，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但钱先生

的书，对于大众来说都是能读的，所以

他的粉丝面更广。

林安梧：我属于鹅湖学派，也是牟

先生的学生。牟先生的学生，有很多较

忽略钱先生的书。很多同学问我，我说

牟先生招式繁复，功力不凡；钱先生招式

简易，功力一样深厚。但是，对于初学

者，基本上我还是建议先读牟先生的书，

再读钱先生的书。钱先生的书结构力不

郭齐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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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特别是哲学的结构力不够，读钱先

生的书，不一定能读得深入下去。没有

牟先生给出的哲学训练，光读钱先生的

书，你会跟着走，不一定能深下去。就是

你以为已经懂了钱先生，但不一定是真

懂。是不是要把牟先生的读完再读钱先

生的？不是这样的。读书是交替的，比

如读读牟先生的《中国哲学的特质》，再

读读钱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对

比一下，看使用的专有名词有何不同，看

哲学倾向和史学倾向有什么不同。我一

直对学生讲，史学倾向要多留意。

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

经济学中，史学的底盘要大一些。我经

常说“五证”，历史的考证、典籍的佐证、

科学的查证、心性的体证、逻辑的辩证。

哲学上是逻辑的辩证，但是你读中国哲

学需要心性的体证，前三者为基本功，

一定要有。典籍的佐证不能没有，这关

系到你能不能训诂明、义理明。历史的

考证要通，最基本的是科学查证，想一

想经验主义，还是科学的查证范围较宽，

我们讲经验层次，有的你一看就知道了。

比如《庄子》“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

里的“抟”不会是“搏”，看鸟就知道。

鸟要往上飞，是卷着上去的，数千里飞

上去，旋着上去的只能是“抟”，不会是

“搏”。考证，从经验上就可以验证，不

能违背常识，譬如老子讲的“大道废，有

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个“出”很多

人解错了。这个“出”就是出去、出离

义，但现在很多人解释为“出来”，这个

是错了。“道”这个字，现在常解释为客

观法则，这是不准确的。因为道在当时

讲，“志于道”重点讲的是一个总体的根

源。这个“道”解释为客观规律也不准

确，这种东西就要一步一步慢慢讨论，

所以说学问是讨论出来的。有些人把自

由放在儒学之上很奇怪，放在仁义之上

很奇怪，儒学最核心的概念不会是自由，

而是仁义。“仁者，人也”“仁，人之安宅

也”，就是我生命中有一个可确立的居住

的安宅，顺着安宅有一个真实的充满爱

和关怀的感动。顺着这个关怀和感动走

下去，仁义内在，所以“由仁义行，非行

仁义”。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是仁；

“行天下之大道”，是义；“立天下之正

位”，是礼。自由能把仁义礼说清楚么？

不能。

我认为康德学和儒学是不太一样

的。没有卢梭就没有康德，没有牛顿就

没有康德。牛顿的物理学就是康德知识

论所要反思的对象。他也从卢梭的社会

契约论来反思普遍的问题，内化去想：无

上命令是怎么来的？这是一种发展。儒

学没有康德意义上的自由，但这样讲，没

意思。儒学在发展，孔老夫子在孟子那

里得到了发展，孟子在陆象山那里得到

发展，陆象山到王阳明也有发展，陆象山

与朱熹相对，他也是孟子的学生。像朱

熹强调事物的客观法则性，他非常强调

道德世界里的客观法则性。这个我认为

是当时新的政治共同体确立的一种要求。

不是返回去谈仁和礼，又回来谈“道”，

这个意义就不同了。北宋大程子已经往

心学方面发展，小程子往理学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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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张是道学。道学下来是理学、心学。

理学强调客观法则性，心学强调内在主

体性。但是，从程明道到陆象山，内在的

主体性和王阳明的又有不同。

阳明的内在主体性对知性非常强调，

他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

物”，但他到晚年也谈“一体之仁”，也是

回到总体根源来说。但是，阳明学强调

的“心即理”，与象山、程明道谈的“心即

理”还有时代的差异，意味也不同。所以

阳明的学问主要不是来源于陆象山，他

是从朱熹的对立面来说，因为朱熹的客

观法则性到阳明那个时代，变成教条性

压制性的东西。到康熙的时候，又把朱

子学的地位抬高，绝对的专制性加上客

观的法则性，所以戴震说“以理杀人”。

从朱熹到阳明到黄宗羲，这一条线很清

楚，它是从客观法则性到内在的主体性，

到纯粹的意向性到存在的历史性，从理

到心到气，这个非常有趣。

康雍乾三朝较强盛，由于人口规模

急剧膨胀，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

患。一个美国人，是山东大学的客座教

授，他说现在大家讲生态伦理，很多人

认为这和儒家有关系，他认为和儒家没

有关系，就讲了很多他看到的经验现

象。他说，儒家伦理讲的是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而且分熟人和陌生人，熟人如

何，陌生人又如何。他看到的社会现

象，比如说某个人跳河投湖，大家见死

不救，还会拍照，这不是常态的现象。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

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 非恶其声

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

也。”孟子在讲道德本性，为什么现代

人不彰显本性？不是说中国人天生没

有这个东西，最基本的“四书”读熟了，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读书还是很重

要的，需要正知正见。

瘦竹：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在

邹城的辩论也好，充斥于网络的辩论也

好，近几年，儒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伴随

着各种争辩，这个可能是应该有的一种

状态，争辩和争论会越来越多。

林安梧：但要注意，不要变成一种

“山头”之争，感觉有点“自由儒学”了。

这个叫“自由儒学”，那个叫“政治儒学”。

瘦竹：对，前几年杨朝明老师发了

一篇文章：《尊重传统，莫标新立异》。

当下的儒学没有什么发展，但是儒学的

名目已经很多。实际上很多人都想借着

儒学名目拉山头。就好像有了理论就能

自成一派。

林安梧：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这也

不是一个大问题。以前改朝换代的时

候，也是有很多山头。有山头以后就要

交锋，就怕不交锋。人和人交锋、战来

战去是要死人的，但是思想交锋则不

同，不但不会死人，而且会有更多的发

展。先秦诸子就认为一定要交锋，而交

锋需要平台来讨论，因而中间就需要人

来连接。

大陆新儒家应该从广义上来理解

瘦竹：所以我们关于大陆新儒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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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狭义上的大陆新儒家，蒋庆、陈明、

康晓光等，有各种各样激烈的争论。

林安梧：我是不太赞同把大陆新儒

家变成狭义的新儒家，不要只把他们作

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目前来讲，在大

陆讲儒学的，或者以新儒家为旗帜的，

都可以算新儒家。你们可以写大陆新儒

家述评，定个年代，大陆新儒家差不多

1990 年才开始出现。有哪些人呢？譬如

说郭齐勇、罗义俊、蒋庆、陈来。他们有

什么异同，再慢慢来分析。比如说陈来

主攻学术史，郭齐勇稍带学术性，但比

较注重实践和落实。陈来是位非常好的

儒家学者，但郭齐勇不仅是学者，也是

儒者，这就不同。罗义俊基本上是学历

史的，但是他继承牟先生，讲得非常热

情，他是大陆最早把新儒家的论著编在

一起的人，大概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出

版。还有郑家栋，这些都可以提及。那

么这一辈人的老师们也可以提及，比如

说方克立先生，我认为他是新儒家，方

先生虽然基本上有立场，他的立场比较

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

连接着儒家，所以他指导学生写王夫之，

作当代新儒学的种种研究。他自己的意

识形态可能立于马克思主义，但是比较

接近儒家。他自己不是一个硬性的儒

家，但我觉得这无妨。我一直这样理解

他，清楚自己做什么就可以。

瘦竹：上次邹城会议上我发言，谈

到大陆新儒家如果就包括这几个人，对

他们来说不好，对整个大陆儒学发展状

况也不好。

林安梧：其实也不公平，让他们承受

那么多压力，不公平。如果以后这个词的

意思一直都是好的，对其他人也不公平。

瘦竹：不管是光环，还是什么，都不

太好。

林安梧：所以我觉得可以写一篇论

文了，谈谈所谓大陆新儒家，把他们拉

一下，分别有哪些。蒋庆当然是，你说

郭齐勇不是吗？论儒者情怀，郭齐勇会

比蒋庆少吗？我不这么认为，论学问我

也不认为他会比蒋庆少。当然蒋庆他有

他自己的论点，他这个人很可贵，我也

很敬佩他，只是他后来走了另一条路。

就好像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儒家。

瘦竹：刚才非常赞同林老师那个观

点，儒家学者和儒家是两个概念。

林安梧：其实我也不敢以儒家自诩，

这个儒家的要求不容易达到。我常常说

我喜欢当道家，其实我生活上比较道家，

某一意义上，道家是比较旷怀一点。

瘦竹：儒家太累了。

林安梧：能做到不简单。你说，文

天祥是儒家，史可法是儒家，伯夷、叔齐

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

世界》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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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儒家，泰伯也是儒家，真是不容易，乱

世很不容易。盛世嘛，那看不出来。我

们可以拿它作为信仰努力往那走，可以

心向往之。但是在困境中奋斗的人，我

一般来讲会给予更高肯定，尽管他的理

念我不一定赞同，比如蒋庆，但我对他

有肯定。他自己跑到贵州龙场驿恢复起

阳明书院，这不容易，能够有这样的襟

怀不容易。你说我比较敬佩康有为还是

梁启超？我一定敬佩梁启超，康有为有

一些弊病，那时候还要复辟，基本上在

外边捐了善款，自己吞了不少享用，缺点

很多。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康有为那么

多缺点你们还愿意当“康党”。所以，阳

明当然是儒者，朱熹也是，宋明理学家当

然很可贵，他们这些人真的不容易，一生

为这个东西努力。

瘦竹：所以我们上一辈，包括熊先

生也好，马先生也好，梁先生也好，包括

钱先生、牟先生他们，在那种困境、逆境

当中，几乎以一种信仰情怀去做事情。

林安梧：新亚书院刚创办的时候，

晚上就把几张桌子并在一起当床睡，很

艰苦，依旧出了人才，所以说不容易。

新亚书院毕业的前 20 名，甚至扩大到

30 名，现在在哪儿，你可以去查查，所

以说，书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人。

瘦竹：对，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还是

人。

（林安梧：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

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元亨书院院

长；瘦竹：曲阜师范大学教授，《走进

孔子》执行主编）

梁启超像


